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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摇摇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历来为党和

政府所重视，民族和宗教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但二者之间的

关系又十分密切。一种宗教可以在多个民族中传播和发展，一个民族

内部也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

成为民族关系中极其复杂敏感的因素。在当代社会，宗教逐渐成为一

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体系，宗教教规、教律、教义对人们的思维方式、

认知方式、行为方式、生活习俗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宏观上看，

民族则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形成以后，民族共同体

一直处于分化融合的过程中。历史上的民族有的得以发展至今，有的

则分化成许多族体，有的又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或与其他民族组合

成了新的族体。因此民族既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又是一个历史发展

过程，它不是一经确认就不再发展的事物。

圆园园猿年怨月我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藏等民族地区的
伊斯兰教研究》获批准立项，我组织课题组成员，根据课题设计要求，

制定调研计划，设计调查表格，并立即投入田野调查。本课题涉及的

七个调查点分别是阿拉善北部的蒙古族穆斯林，青海祁连县的托茂人，

青海化隆县卡力岗藏族历史上因改信伊斯兰教而转变为回族的穆斯林，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海乡曼短村公所的曼恋回、曼赛回两个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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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被称为“帕西傣”的特殊穆斯林族群，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化的回族，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德钦县藏化的回族，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邓川坝子“白回”族群。这些点分别位于青

海、云南、内蒙古自治区的边远山区及牧区，交通极为不便，给调查

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本课题采用人类学族群理论研究方法，以选点、调查、记录、取

样、拍照、查阅地方史志等田野工作为基础，通过观察民族交往、文

化互动，研究受相邻民族强势文化影响，处在异文化包围之中的穆斯

林民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活习俗、社会结构及语言方面的变

化。宗教在一个民族中的传播与发展呈现渐进过程，某一民族接受一

种宗教后，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民族中的一小部分脱离原来主体族群，

迁移到另一陌生地区，与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长期杂居，由于外来民

族人口少，在文化上处于弱势，特别是两个民族之间频繁的通婚，在

一个小社区内同生产同劳动，于是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受到来

自另一种民族所信仰的宗教文化及生活习俗的冲击，很自然地接受了

相邻民族的宗教文化，出现民族同化现象，即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丧

失本民族特征而变成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但在多数情况下，由于宗教

信仰具有稳定性，他们的生活习俗被相邻民族所同化，但仍然顽强地

坚守原来的宗教信仰，其服饰、生活习俗、语言与自己所属的主体民

族有了较大的差别，但由于保留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和由于共同的历史

记忆及对本民族族源的追述，仍然被主体民族所认同，使他们在文化

上逐渐走向边缘化。

何谓边缘化，虽然学术界还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界说，但其涵义，

人们并不难意会，无非是指某一群体逐渐被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所抛离，

从主体民族的中心地位落到比较边缘的地位，成为无足轻重的支流，

他们长期处于沉默状态，不被主体族群所关心和了解。本书所指的边

缘化并非地域上的边缘化，而是指穆斯林族群文化的边缘化。正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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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所认为的“边缘是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①。

多年来我们一直使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说明“民族”是什么，

当我们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生活时，就会发现“民族现象”远比这个定

义所描述的复杂和丰富。或许一些学者对民族的理解是建立在这一民

族的“典范概念”上，有意忽略了不合于此的例子、边缘的例子、个

别的例子。因此我国民族学界亟须引入一个包容性更大，更能在共时

态意义上准确描述我国民族共同体现状的概念，以提供我国民族现状

的真实图景。

目前学术界将族群理论运用到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给我国的民族

学、人类学研究引入了新思维、新视角，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也

推动了我国民族和族群研究的细化和深化。但在我国族群理论研究发

展中，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与个案实证的结合，在个案研究中检验和发

展族群理论。特别是作为一个发生于西方社会和学术土壤的族群理论

概念，在运用于中国实际时，必然要面临一个检验和修正的问题②。

在我国穆斯林民族中，有许多独特的民族群体，他们既保持了传统的

回族伊斯兰文化特征，但由于历史原因他们长期与其他民族杂居、通

婚，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在相邻民族强势文化影响下，他们在饮食、

服饰、语言、心理等方面也接受了相邻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一个较为

独特的穆斯林民族群体，如居住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蒙古回回，青

海海晏、祁连两县的托茂人，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卡力岗的藏回、云

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傣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回、云南新平

县扒枝里和高粱冲的彝回。如果用族群理论来阐释这些穆斯林族群形

成、演变规律比用传统民族学理论更具有说服力。族群理论涉及面较

广，如族群的定义，族群性，族群的结构、符号与象征系统，族群文

化诸要素，族群性与社会记忆，族群关系，族群边界等。那么“族

群”与“民族”是一个什么关系，依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笔者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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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员怨怨苑。
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青海民族研究》，圆园园远年员期。



“族群”是我国缘远个民族中某一民族的不同分支。族群属于文化范

畴，而民族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在多民族国家中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

往往交织在一起。台湾学者认为族群依靠其成员的主观和边界得以界

定，也认为大陆的民族概念更多的是“民族识别”的结果，是政府为

便于行政管理而采取的制度性安排。而更多的大陆学者认为应该对我

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理论体系进行反思，作为一个更具包容性、

文化性的概念，族群概念有助于更好地分析我国各民族历史进程和现

实状况。马戎先生认为，这种制度性安排无疑会唤醒甚至创造人们的

“族群意识”，这种把族群成员清晰地区别开来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族

群之间的交往和融合①。

族群（藻贼澡灶蚤糟早则燥怎责）一词最早在圆园世纪猿园年代开始使用，用来

描述西方社会中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国外学术界关于族群的概

念众说纷纭，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的定义为：族群（藻贼澡灶蚤糟早则燥怎责）是

指一群人或自称一部分，或是从其他族体分离而成，他们与其他共存

的或交往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区分的特征可以是语言的、种

族的或文化的。族群这一概念包含着这些群体的相互关系和认同的社

会关系②。国内关于族群概念的界定，以吴泽霖主编的《人类学词典》

的定义最具权威：族群是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

这种结合的界限在其成员上是无意识的承认，而外界则认为他们是同

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后来一向有交往或

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聚居③。许多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比较欣赏这

一定义：族群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

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

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④。

如果传统上关于族群的认定主要强调的是共同的起源、文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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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圆园园源。
周大鸣：《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出版社，圆园园圆。
吴泽霖：《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员怨怨员。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圆园园员年猿期。



圆园世纪苑园年代以后在族群的认定上强调的是更多的现实利益，即将
共同的现实利益视为族群形成的主要动因和边界。在这一界定之下，

族群可以是短期形成、产生的，可以是随时变动不拘的，甚至可以是

主观要求加入或选择加入的，族群的层次性、变动性也显得十分突出。

族群认同是在族群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同产生的基本条件是

要有差异，有了差异、对比才会产生将自己归类和划界的认同感。任

何族群的认同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族群认同以文化认同

为基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也是认同的基础要件。有族群认同就

会产生族群意识，一个族群与周围其他族群具有差别的地方越多、差

别程度越大，他所具有的独立的族群意识也就越强。反之，差别越小

越不明显，自身的族群意识也就越淡漠，越容易与周围的族群形成认

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口的迁移、族际通婚、宗教信仰的改变，

族群的内涵和边界处在变化之中，族群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

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例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回族群体迁入

某一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地区之后，长期与该民族杂居，一些

回族成员放弃伊斯兰教信仰，而改信相邻民族的宗教，其族属也发生

相应改变。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回族，由于受相邻藏民族文

化影响，一部分人放弃伊斯兰教信仰而改信佛教，他们的民族属性也

相应改为藏族。这种改变是主体的自觉行为，因为他们放弃伊斯兰教

信仰，自认为就不能再自称为回族，而周围其他回族也不会承认他们

为自己一员。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实行屠回政策，云南新平县许多回

民为了生存，被迫放弃伊斯兰教信仰逐渐融入到彝、傣等民族中。同

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回民面对生存压力，也被迫放弃伊

斯兰教信仰，变为汉族，至今他们后代对祖先为回民的事实直认不讳。

对回族而言，宗教信仰成为最重要的族群边界。

挪威人类学家巴斯提出了族群边界理论，他认为对自然环境的适

应形成族群间的差异。当大量人口迁移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遇之

后，就会形成组织文化差异的社会结构方式。社会互动和相互承认是

建立社会系统的基础，文化差异以族群的方式组织起来，人们通过认

同和排斥异己的方式使价值差异共存，使社会互动得以持续，从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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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共同社区的社会生产协作和生活交往得以正常进行。族群通过行动

者的归属来分类，并不是仅仅或必须靠占有排外性的地域来维持，也

不通过定义他们自己的特征来维持①。

一般情况下宗教信仰的变异不会导致民族属性发生变化，但当某

一地区穆斯林群体人口过少，周围相邻其他民族文化过于强大，同时

穆斯林群体长期与民族主体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民族属性

发生变化。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屠回

政策及“文革”极左路线对回族宗教信仰造成巨大伤害，许多回族穆

斯林放弃伊斯兰教信仰，变为其他民族。但当一部分穆斯林群体的宗

教信仰受到外来宗教文化冲击，伊斯兰教信仰面临严重危机时，来自

同一民族群体的主动帮助和引导，也可能使其恢复原来的宗教信仰，

并更加巩固。

自“族群”这一概念传入我国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争论。经过

多年的讨论虽然分歧不少，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族群研究已达成一个

共识，即“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

系中。简单地说，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

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那么族群

边界就成为我们分析族群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族群互

动中研究族群内涵和族群关系②。

就回族而言，回族的形成是众多族群长期融合的结果，回族的族

源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关于回族的形成，学术界基本认同为三种。

（员）外来成分：唐宋以来从海陆来华定居的西亚中亚穆斯林商人、使
者及其后裔是其最早的先民。员猿世纪蒙古西征时从西亚中亚签发来的
士兵、工匠等为规模最大的一批回族先民，同时由于元代中西交通敞

开，又有大批中亚西亚穆斯林来华经商并长期定居。（圆）边疆内附成
分：明代以哈密、吐鲁番、瓦剌为主的大批西域回回内附。（猿）吸纳
成分：通过与异族通婚吸纳国内民族成分及部分汉族、蒙古族改信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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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而变为回族。

由此可知，回族先民的成分相当复杂，由不同地区（包括阿拉伯

人、波斯人、中亚西亚突厥人、东南亚人、中国本土汉族及其他民

族），不同职业（军士、工匠、商人、使者），不同人种（黄种人、白

种人、黑种人、棕色人种）等聚合而成的民族。因此回族族体中融合

了众多民族成分，而多民族文化也随之碰撞融合于一个模式中，既而

整合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这一系统的基础是伊斯兰教文化，学术界

普遍认为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伊斯兰文化由回

族先民带入中国，不仅仅是原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还有波斯伊斯

兰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这些多支系的伊斯兰文化根植于中国后，

历经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继承和扬弃，并吸收了中国封建

时代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成分，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文化。

“回回”一词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回回是历史上对我国信仰伊

斯兰教不同群体的统称，清朝及民国时期将伊斯兰教称为“回教”，

员怨缘远年远月 圆日《国务院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中指出：
“我国汉民族地区，一般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意思是这个教是回

民信奉的宗教，报纸、杂志也相因成习，经常使用‘回教’这个名

称。这是不确切的，伊斯兰教是一种国际性的宗教，伊斯兰教这个名

称也是国际间通用的名称。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除了回族以外，还有

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东乡、撒

拉、保安等九个民族，约共一千万人，因此，今后对于伊斯兰教一律

不要使用‘回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为伊斯兰教。”① 可见在当时情况

下将历史上“回教”改为“伊斯兰教”称谓既有与国际称法相一致的

考虑，也与我国大陆开始民族识别有很大关系。历史上受我国将伊斯

兰教称为“回教”的影响，至今东南亚许多国家及我国台湾、香港地

区仍然将伊斯兰教称为“回教”。

历史发展到今天，伊斯兰教仍然对回族习俗、行为方式产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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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由于回族“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全国各地，绝大部分与汉

族相邻而居，今日之回族与唐宋元时期古代回族先民相比，其文化特

征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原因，但同时又是与汉

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如史料记载南宋时富甲一方的广州回族先民蒲

氏号“白番人”。我们从唐墓出土的唐三彩也可以找到佐证，这些牵

骆驼的人俑面部特征大多数是深目、高鼻、络腮长须，具有明显的阿

拉伯、波斯人特征。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描写回回面部特征为

“象鼻、猫眼”，但今日的回族外貌特征与汉族已相差无几。因此，一

个族群并非仅由文化传播与生物性繁衍所生成，对内对外的互动关系

及特定环境对族群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影响。

历史上也有许多蒙藏等民族改信伊斯兰教，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

融入回族当中，但也有一小部分改信伊斯兰教以后，由于他们长期与

蒙藏等民族生活在同一地区，生活习俗仍保持了蒙藏等民族的特征。

在云南省也有一小部分回族成员历史上因战争或社会动乱而逃入深山

老林，长期与傣族、彝族、藏族、白族等民族生活在一起，出现了文

化融合现象。那么，他们的族群认同要素又是什么？族群认同不仅是

族群成员对族群文化的接纳，而且还是他们主观心理归属的反映。族

群认同的方式各种各样，但对这部分边缘化的穆斯林族群而言，宗教

认同和源于《古兰经》的共同的食物禁忌认同是其认同的主要因素。

员援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共同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聚合
力。如果不同的族群有着同一宗教信仰，这种共同的信仰可能会成为

促使族群互相认同的潜在动力。宗教往往是族群认同意识的核心，对

于族群边界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这

一特殊的族群人口只有圆园园园多人，他们长期与蒙古族生活在一起，他
们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习俗基本同于蒙古族，但他们信仰伊斯

兰教。他们的族源成分比较复杂，由于他们长期与蒙古族生活在一起，

缘园年代民族识别时将他们认定为蒙古族，在文化认同上他们更倾向于
蒙古族。由于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还是中国穆斯林的一个组成部

分，因此具有双重认同的特点。一方面他们中部分人参加蒙古族那达

慕大会和祭敖包活动，请喇嘛念经，另一方面在穆斯林重大节日如古

尔邦节、开斋节也到清真寺去礼拜，在蒙古族穆斯林缺少教职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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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阿拉善左旗回族穆斯林教职人员按伊斯兰教规自觉为蒙古族

穆斯林亡故者举行隆重葬礼，东乡族教职人员从很远地方迁来为他们

传播伊斯兰教。我国历史上将本土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统称为“回

回”，又将语言及服饰上与汉族有明显区别的人们共同体称为“保安

回”“东乡回”“撒拉回”，我们在阿拉善左旗调查时发现当地回族、

蒙古族、汉族称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为“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

当地汉族称他们为“回民”，他们自称为“缠头回回”，因此他们也有

一种“回回”认同的趋向。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里的蒙古族穆斯林

与东乡族、回族因宗教信仰相同来往较多，民族属性在社会交往中表

现次之，这里的人们民族意识与宗教意识相比较，宗教凝聚力更强。

尽管三个民族之间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方面差异较大，但没有对三个

民族之间交往形成阻力，相同的伊斯兰教信仰及饮食禁忌使他们之间

亲和力加强。所以在蒙古族穆斯林的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族群边界是

宗教，民族并没有发挥群体区分功能。

宗教信仰的变异对民族属性起至关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

民族特征的认识主要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四项条件，而这四项

条件对我国汉族及其他绝大多数民族可能比较合适，但在回族形成上

就可能不太适应。因为是否伊斯兰教信仰成为判断他们是否回族的一

个至关重要的标准。也就是说宗教是民族认同的主要边界。对这一观

点有些学者可能不会苟同，但具体到这些边缘化的穆斯林群体来说，

现实状况就是如此。如我们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调查时

发现，香格里拉县城附近的建塘镇旺次卡和吾吕村的回民改信佛教后，

他们已变为藏族，德钦县的部分回族变教后也改为藏族，扒枝里和高

粱冲一些回族不遵守清真饮食习俗，同样也就随之丧失伊斯兰教信仰，

后来在外界力量的推动下他们又恢复了伊斯兰教信仰。而他们宗教的

变异大多为清末屠回或“文革”极左路线造成的。卡力岗一带早先的

居民是信仰佛教的藏族，而后信奉了伊斯兰教，随了回族，有些资料

中“番回”一词指的可能就是类似他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族群，这与把

青海省湟中等农业县的藏族称作“汉番”有相似之处。一个民族可以

信仰一种或几种宗教，几个民族可以信仰一种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讲，

信奉了伊斯兰教的卡力岗穆斯林同样可以是藏族，而实际上由于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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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穆斯林处于对伊斯兰教的笃诚抑或不自觉地把回族作为伊斯兰教的

载体，一致声称自己是回族，从心理上不愿接受“番回”的称谓。由

此看来，“回族”这个称呼对他们来说更符合群体情感和认同取向。

圆援部分边缘化穆斯林族群文化认同具有双重性。如内蒙古阿拉善
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德钦县藏

化的回族，一方面他们因为人数少，处在其他某一民族的中心地带，

在文化方面处于弱势，他们的语言、服饰等表象文化方面被毗邻民族

所同化。同时这些族群中部分人员既信仰伊斯兰教，也信仰佛教，如

德钦县的藏回一方面承认自己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每家贴有红纸

条幅，上书“主圣护佑”（指真主、至圣穆罕默德护佑）；另一方面家

中摆有佛像、班禅画像、菩萨像等。有些做金银器的穆斯林，在其柜

台正中供有菩萨塑像，同时挂有“主圣护佑”条幅，他们认为“天下

神灵不分家”。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参加祭敖包活动。我

看到他们用来招待祭敖包者的羊肉系阿訇按伊斯兰教规所宰，并且他

们一再强调自己是穆斯林，只信仰伊斯兰教，不信仰喇嘛教。但祭敖

包本身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文化色彩，祭祀时有喇嘛颂经、摆供，甚

至祭祀活动由喇嘛来主持，拜祭者除了绕敖包泼洒奶酒、插经幡、献

哈达，还接受圣水洗礼，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内容。蒙古穆斯林讲，

他们祭敖包与蒙古族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向敖包下跪磕头，他们认为

只能向真主叩头，祭敖包只是他们继承老先人的做法。我们在以前调

查时见到许多蒙古族穆斯林老年人也戴白帽，但祭敖包那天的所有蒙

古族穆斯林没有一个戴白帽者。白帽已经不属于某一民族的服饰，它

已演变为内地穆斯林伊斯兰教信仰的象征标志，不仅回族戴白帽，东

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穆斯林也戴白帽，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老

年人也戴白帽，但唯独祭敖包那天近百人中无一人戴白帽。所以他们

是否存在双重信仰问题也值得探讨。但双重信仰只是在部分藏回或蒙

古穆斯林中存在，也有一部分蒙古穆斯林声称他们从来不祭敖包，德

钦县的一部分藏回，除语言、服饰、生活习俗藏化外，仍严格遵守穆

斯林生活习俗及伊斯兰教规。因此，他们所处的位置正如多个圆的边

缘交汇点，一个圆代表回族伊斯兰文化，另外几个圆分别代表藏族、

蒙古族、傣族、白族等。他们游离于交汇点，有可能向回族穆斯林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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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也有可能变为其他民族。有时外界力量的推动对他们的归属起主

要作用。对迪庆回族的调查使我们看到，外界力量对这部分游离于藏

回之间的族群产生的不同效果。香格里拉建塘镇吾吕村和旺次卡村的

回民近百年时间内与藏族通婚，在强势藏文化的冲击下彻底藏化，他

们虽然承认祖先是回民，为与藏族区别房顶不插经幡，但已放弃了伊

斯兰教信仰，不遵守清真饮食习俗，彻底变为藏族。而德钦县的回民

也正处于一种藏化过程之中，其中有些已变为藏族，一些人群游离于

藏族和回族之间，一些人仍在坚守伊斯兰教信仰，坚持礼拜。而哈巴

雪山下的龙旺边村和兰家村回民在沙甸和纳家营回民的帮助下，他们

原来的信仰正在恢复之中，并抛弃了原来不属于本民族的一些做法，

如现无人跳藏族锅庄舞，也不参加祭山神活动。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宗教信仰的改变对民族属性的改变起着决定

性作用，在迪庆回族身上表现最为突出。如果我们将青海卡力岗藏回

与迪庆藏回做一简单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卡力岗

藏回的形成是伊斯兰教在藏区传播的结果，是部分藏族放弃原来的藏

传佛教信仰，而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生活习俗逐渐向回族靠近，是由

藏变回的一个过程；而迪庆藏回的形成是少数回族进入藏区，与藏族

大量通婚，在藏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其生活习俗逐渐藏化，他们正

在经历由回变藏的一个过程。

猿援战争和社会动荡曾经给穆斯林社区造成巨大冲击，是部分穆斯
林信仰变异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回族穆斯林分布全国各地，历史上

因经商或避难进入其他民族聚居区以后，在与这些民族长期互动中，

因相互通婚，逐渐接受相邻民族语言、服饰及生活习俗，有的甚至放

弃伊斯兰教信仰而变为其他民族，近年来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

及外部环境的宽松，他们正在恢复伊斯兰教信仰。除以上提到的穆斯

林群体，我国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穆斯林族群，如海南三亚凤凰镇回

新村、回辉村的回族操一种特殊语言，外界称为“回辉话”，我国民

族语言工作者认为此语言既非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也不是国内任何民

族或支系的语言，而属于古老占族语言。据记载，自宋至明期间，越

南占婆国穆斯林因战乱或避难，从南海漂至海南岛，靠海边居住，历

经数百年，由于这部分穆斯林与外界联系比较少，使这种语言得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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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至今。最近几年从这两个村走出前往沙特留学的学生发现他们的语

言与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等地的留学生所讲方言有相通之处。究其

原因，这些国外穆斯林留学生原籍都是占城人。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县

秉烈乡雾路村委会的老寨有回族员圆远人，新寨有回族苑源人，红甸乡的
母鲁伯有愿远人，德厚乡的卡作村有回族，但人数不详。这里的回族是
在咸丰、同治年间逃难于此，与壮族共同杂居生活。笔者在一次偶然

的机缘进入到了雾路老寨，发现这里有许多讲壮语、身着壮族服饰的

回族穆斯林。老寨有马、纳两姓是早期的回族，而沈、田两姓原来是

当地的壮族，后来通过族际通婚变为回族。马姓回族源于红河州开远

市的大庄，始祖马之俊与光绪年间的四川提督大庄人马维骐同属一脉。

纳姓则来自纳家营，因年代久远，他们也无法叙说自己的历史了。雾

路回族在员怨怨员年以前已经变为了壮族。员怨怨员年猿月员员日，他们在平
远街、大庄等地的回族帮助下，举行了“回归典礼”，正式恢复回族

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员源年来，雾路老寨已经聘请了四任阿訇，现已
穿衣毕业圆愿人，外嫁在其他回族地方的姑娘有员缘人，娶进外地回族
姑娘源人。雾路老寨的马姓家族，员至源代都是回族，第缘代后开始变
为了壮族，员怨愿怨年他们开始寻访自己的家族历史，一直到大庄后发现
自己的祖根确是大庄回族，这一发现促使他们决心要恢复回族生活习

俗和宗教信仰。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在外界回族同胞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下，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居住在青海省尖扎县康杨镇康家村

的绝大部分回族操汉语，然而宗孜拉、巷道、沙里木猿个社的回族穆
斯林却操一种独具特点的话语，有人称为“康家回回话”。从调查资

料分析，康家回族话不属于转用他民族语言，确系他们自己固有母语

即阿尔泰语系蒙古族语言，尤其与河湟语群语言十分接近，所以康家

回族话的词汇也是其母语固有词与汉语、藏语、阿拉伯语借词共同构

成了康家回族话的词汇系统，并且与东乡语和保安语十分接近。

源援历史记忆缺失对族群认同的影响。托茂人是青海回族的一支，
自称“驼毛”，他称“托茂家” “驼毛达子”，历代文献中又称“托

茂”“陀蒙”“土蛮”“土满”“蒙古回回”，他们也自称“缠回”。有

学者认为，“托茂”原为蒙古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支。但这部分蒙古

人何时信仰了伊斯兰教，为何又称为托茂，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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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托茂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历经数百年后，青海托茂人虽然已经融合

到回族中，互相对话仍操蒙古语，习惯穿蒙古服，善于骑射，体格特

征与蒙古人毫无二致，他们以肉食为主，历史上一直坚守伊斯兰教信

仰。在托茂老人的记忆中，他们是清朝初年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军追

杀从新疆逃到青海“缠回”的一支，但在新疆时具体是那个民族，他

们自己也说不清，猿园园多年前他们从新疆迁居青海后，驻牧青海湖附
近的和硕特蒙古部收留了他们，隶属于托茂公小部落，后来干脆以托

茂人自称。托茂人由于人口少，没有重视本族群谱系传承，更无碑文

或文字记载，数百年来他们与蒙古族生活在一起，过着同样的牧业生

活，伊斯兰教信仰成为区别于蒙古族的族群边界。他们虽然与回族宗

教信仰一致，但语言、服饰及生活方式有巨大反差，认为自己不应属

于回族。圆园世纪缘园年代民族识别时由于族源不清晰，托茂人对民族
识别的政治社会意义缺乏认识，在反正统计啥民族都一样的观念下，

从那时起托茂人在民族统计方面有所不一致，部分人按回族统计，部

分人按蒙古族统计。可见民族识别以前托茂人并不具有所谓的“民族

意识”或“民族意愿”。至圆园世纪愿园年代，民族在国家中的政治意
义日益凸显，他们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国家承认他们为托茂族，

后来又提出将以前认定为回族的托茂人改为蒙古族。我在与托茂老人

韩占龙的多次交谈中了解到，托茂人内部，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对自己

的族属认同也不统一。一些人认为他们语言、生活习俗方面与蒙古族

一样，与蒙古族通婚比较多，应该属于蒙古族；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

信仰伊斯兰教，应该是回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他们对自己族

源历史记忆的缺失有关，表现于托茂人的自身文化特征也决定了他们

在族群认同方面的不确定性，托茂人语言、生产方式、服饰文化方面

指向蒙古族，而宗教信仰及日常饮食禁忌方面又指向回族，除此之外

再没有一种被全体成员共同认同和遵守的文化记忆因素可以拿来作为

群体的标志。

从历史上看，托茂人应该属于元明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蒙古

族一部分，因为自员源世纪以后中亚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有数十万人
之多，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仅新疆就有员远万人。但由于战乱曾大范围
的迁徙，被切割、分散、同化，绝大多数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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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他民族之中，数百年之后已失去蒙古族的原有文化特征，而托茂

人长期与蒙古族生活在一起，保留了原有的文化特征，但由于人口少，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过去的调查研究也多停留在托茂人社会形态、

生产方式、习俗等方面，极少涉及族群迁徙、社会记忆、文化特征、

族群意识与族群心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的缺陷使得调研者无从下手，

刚性的源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民族识别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

者的视野。

同时青海托茂人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有着相似的

经历，也许还有同源关系。两个族群之间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完全相

同，而上个世纪缘园年代民族识别时将托茂人认定为回族，而将阿拉善
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划归为蒙古族。托茂人与蒙古族穆斯林都自称其

先祖源于新疆的“缠回”。这两个族群的差别在于左旗蒙古族穆斯林

有姓氏，取名特点与蒙古族相同，而托茂人过去没有姓氏，一般取伊

斯兰教规定的经名（教名）。蒙古族穆斯林过去至今一直与蒙古族生

活在一起，蒙古族文化及喇嘛教对他们影响较深，托茂人过去与青海

蒙古族生活在一起，光绪二十一年（员愿怨缘年）“河湟事变”之后，部
分托茂人从青海迁至新疆和硕县和焉耆县，员怨缘愿年因国防建设需要，
原居住在青海海晏县的托茂人又被迁至祁连县托勒牧场。历经多次迁

徙流动，现在托茂人居住趋于分散，他们虽然仍以游牧生活为主，但

与回族接触较多，社会习俗逐渐与回族趋同，蒙古族文化特征正在消

失。可见族群迁徙引起的族群关系的改变对族群认同及族群文化的改

变具有重要影响。但上世纪缘园年代民族识别时托茂人的蒙古族文化特
征保存比较完整，因此民族识别时青海托茂人与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

斯林在族属上应该统一。

缘援族际通婚对边缘化穆斯林的形成起了主导作用。我们在调查中
发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藏回和新平县彝回，他们却存在大量与外族

通婚现象。如德钦县回族与藏族通婚率达怨园豫以上，几乎每家都与藏
族有亲缘关系。在谈到香格里拉旺次卡村和吾吕村回族被彻底藏化的

原因时，他们大多认为回藏开亲（通婚）是其主要原因。云南新平县

高粱冲和扒枝里彝回，因回彝杂居同处一村，互为邻居，两个民族同

生产，同劳动。回族人口在数量上处于少数，占员辕源左右，而附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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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里范围内全为彝族，无回族村庄。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分析，一定

地区内某一群体的人口规模越小，其族外婚率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而且族外婚和他们与其他族群接触机会的多寡有关系。扒枝里回族以

沐姓占绝对多数，而形成传统习惯，沐姓族内不通婚，而增加了他们

与彝族通婚率。我们在两个村庄看到一些回族中老年妇女年轻时的照

片，她们全为彝族打扮，因为她们本身就是彝族而嫁给回族。帕西傣

圆园园年前回傣通婚率也很高，但后来为阻止进一步傣化，保持信仰的
纯正，开始族内通婚，出现近亲婚配现象。据最近调查统计发现，帕

西傣体重、身高均低于正常水平，并有明显的遗传病如痴呆、地中海

贫血等一系列综合病，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问题。可以看出，人口分

布结构对族内通婚与族外通婚频率起关键作用，这些人口占少数的回

族与其他占多数的藏族、彝族混合居住，其族外通婚比起居住在其他

地区回族的族外通婚率明显要高出数倍，由于通婚，“文化同化”现

象开始出现，即文化适应过程，少数族群成员学习多数族群的文化。

如德钦等地回族对藏族文化的适应，包括学习藏语，改变饮食习惯，

其服饰、民居建筑也向藏族学习，接纳新的价值观、改变姓名、称呼

方式等等。但有时会出现反向同化过程，在外界的推动下，人们重新

学习本民族文化，族群原有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得以恢复。

远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蒙古回回、托茂人、卡力岗藏回还
是云南的藏回、白回、帕西傣族群，这些族群中的妇女在保存原有文

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保存语言和服饰方面。历史的演绎和

族群的互动，使妇女成为族群文化的坚守者和同化的堡垒，正如民族

学家和民俗学家们发现，在保存民族传统方面，妇女具有极为重要的

作用。一个民族语言消失的过程，总是从男性开始，而最后终结于女

性，民族服饰特征的消失，也总是男性开始，最后终结于女性，其他

类似的民族特征的变化和消失，也毫无例外的遵照先男后女的顺序。

可以肯定地说，妇女在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较男性更

为重要的“最后一道堤防”的作用。但令人忧虑的是，随着这些族群

对外联系的日渐增多，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这些族群原有的

语言、服饰等在逐渐消失。

苑援如何看待部分回族群众伊斯兰教信仰缺失及要求恢复问题。我

缘员第一章摇导摇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